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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其
实就是“欧战”。激战数年后，欧洲各主
要大国都尽显疲态，陷入了兵员锐减、劳
力奇缺的窘境。为此，协约国集团的英
法两国将目光投向了遥远而贫穷的中
国，他们企图借用这个远东大国充足而
廉价的劳动力来从事各种战争后勤工
作，以便让更多的本国青壮年走上战场，
搏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收到这一信号后，当时的北洋政府
也是左右为难，其担心不参战的话，将
来和会上无一席之地；参而不战的话，
势必又受到协约国集团的责难。几经
思虑后，“交通系”首领、原袁世凯总统
府秘书长梁士诒制定了一个妙计，那就
是“明示中立、暗示参加”，途径是“以工
代兵，赴欧参战”。这样的话，如协约国
战胜，则功在北洋政府；如协约国战败，
则罪在商人。

在此方针指导下，中国外交部和法
国政府于1916年5月创建了一个名为

“劳工海外输出公司”（即惠民公司）的招

聘机构，其中法方招工团由其军方指定
的退役少校陶履德负责，中国方面则以
梁士诒、叶恭绰为正副首领，对外以交通
银行经理梁汝成为全权总代表。

随后，一场大规模的劳工招募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悄然拉开。据事后统计，
从1916年8月到1918年11月，中国共
派出超过14万人的劳工前往欧洲，其中
英方管理下的中国劳工约10万人，法方
管理下的约4万人（除此外，俄国也招募
了约5万华工）。这些华工，主要来自北
方（尤以山东人为主），此外也有来自湖
北、江苏、湖南、安徽、上海甚至香港的。

由于报名人数众多，外方对华工的
选拔非常严格，凡患有肺结核、眼病、性
病及牙病等疾病的申请者均被拒绝。之
后，被选中的华工与英法当局签订一份
3年到5年的合同，合同注明大致的工作
范围及报酬（劳工领一半，另一半发给国
内家人）。就待遇而言，赴欧劳工比晚清
时前往美洲修建铁路而饱受压榨的同胞
似乎要好得多，他们在上船前，先要经过

消毒洗澡，之后发放统一制服，其中包括
印有编号的外衣、裤子、腰带及内衣、草
帽及鞋袜等。此外，每人还发放一个装
有毛毯、铺盖、水杯和铁饭碗的工具包，
一切都是标准化的。

离开中国前，入选的华工被集中在
威海等地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等待海
轮来接。由于当时地中海受到德国潜水
艇的威胁，首批华工约800人从青岛出
发，乘坐法轮从好望角绕道前往欧洲，其
间历时三个月才到达法国马赛。之后，
鉴于德国“无限制潜水艇战”范围的不断
扩大，赴欧路线改为经太平洋到加拿大
温哥华，之后乘火车穿越北美大陆，再横
渡大西洋前往英国，最后转往法国。在
战争的阴影下，华工们在离开祖国那一
刻起即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他们的
运输船在接近英法作战海域后，随时都
可能受到水雷或德国潜水艇的威胁。其
间，德国潜艇在1917年2月24日击中
其中一艘邮轮，船上543名华工全部葬
身大海。

“一战”期间，尽管中
国已经对德宣战，但没有
派遣一兵一卒、一枪一械
前往欧洲战场；而另一方
面，有超过14万的中国劳
工以非战斗人员的身份出
现在法国。值此战火纷飞
的年代，这些来自中国的
劳工在异国战场上付出了
辛勤的汗水甚至生命，而
这也为后来中国成为战胜
国增加了些许筹码。“一
战”百年之后，这段尘封已
久的历史再度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

招募：华工奔赴异国

无名者：欧洲战场上的“工蚁”

当第一批中国劳工抵达法国马赛港
时，法国某报纸即在其头版新闻上兴奋
的描述道：“这些华工是通过仔细挑选招
来法国的。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北
方。他们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们国家
的气候。另外，医疗体检报告结果认为
绝大部分的华工身体健壮，这对我们国
家继续在那儿招工是一个好消息。”

按事前的合同约定，中国劳工是“以
工代兵”，并不参战，但执行过程中却并
非如此。最初，法方管理的中国劳工多
被安排到军工企业或其他重要工业企业
如施奈德公司、雷诺公司等，有些则在港
口服务。英方雇佣的华工则多用于替代
被派往法国的英国码头工人和运输工
人，如此一来，那些英国工人就能回到本
国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

但是，在中国对德宣战后，英法当局
对中国劳工的工作安排陡然生变，他们
中的很多人被送到了危险的工作场所，
如一些为法方服务的中国劳工被派往前
线掩埋战死者，有些劳工还承担了向前
线运送弹药甚至挖战壕等“准军事”工
作。如此，即使这些劳工不被看作“战斗
人员”，但其中的危险可想而知。

英国方面的中国劳工更是如此，他
们几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线。从挖战壕到
修工事、从野战救护到掘埋尸体、从筑路
架桥到解运粮草弹药，华工从事的都是
最艰苦繁重的工作。据中国劳工第十三
营的随行翻译张邦永回忆，他们被英军
派往法国东北边的阿拉斯挖战壕时，事
实上已在敌人的步枪射程之内，有些地
方与敌方战壕的距离不过50米；直到中
国劳工挖好战壕后，英国兵才进入阵地，
换言之，劳工们被顶在了最前线；有一次
圣诞前夕，德国坦克突然袭击，英国兵全
跑了，他们险些被包围。张邦永这批人
还算幸运的，在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
中，很多修缮战壕的华工们即死在战火
之下。

尽管中国劳工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甚
至生命，但欧洲人对他们的评价却迥然相
异。其中，一些人认为中国劳工吃苦耐
劳，适应能力超强，十分可靠。如英国记
者韦克菲尔德就说：“每一位华工都是顶
呱呱的多面手，能忍难忍之苦，工作风雨
无阻、冷热不惧。他们善于学习，对英国
远征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
英国陆军部也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劳

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
多数劳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说能很快掌
握工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兵
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法军总
司令福煦也在写给法国总理的信中说：

“（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
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
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但是，也有一些欧洲人带着种族主
义的优越感看待中国劳工，他们甚至轻
蔑的表示：“当黑鬼、中国佬不工作时应
被监管起来，在他们被合理使用时就不
会引起什么麻烦。他们花样很多，但是
既不会知足也不会犯下暴力的罪行。他
们很顺从、很听话。”某英国日报也这样
评价受雇于英方的中国劳工：“不论他们
实际几岁，每个人的心理年龄都不会超
过10岁。”

在中国劳工方面，由于英法当局违
背了之前的合同约定，其生活条件之恶
劣，工作条件之严峻，加上身处异国，语
言不通，他们的失望、苦闷与愤怒可想而
知。在此情绪下，中国劳工在1916年至
1918年间至少爆发了25次骚乱和罢
工，以求改善自身待遇与地位。

遣散：或死或归或留的中国劳工

经历了两年甚至更长的战火洗礼
后，“一战”终于在1918年底宣告结束。
据统计，英方监管下的中国劳工在停战
时约96000人，其中8万人仍在继续工
作，从事填平壕沟及破损的路面、或将先
前运到前线的大量物资重新装船运回英
国等工作。这些劳工，大多待到1920年
左右才被遣送回国。而在法国方面，中
国劳工直到1922年才得以回国。

回国前，一些劳工获得了英方颁发
的“一战胜利纪念章”，这枚直径3.6厘
米的铜质印章正面铸有英国国王乔治五
世的头像，背面则是手持利剑、骑在一匹
奔腾战马上的赤身战神，马蹄下还踩着
骷髅及飞龙怪兽的盾，表示敌人必然失
败。这枚制作工艺精致细腻的纪念章，

至今仍有保存。
1919年9月，首批中国劳工在完成

任务后开始启程回国，他们仍旧按照来
时的路线返回，即先乘海轮到达加拿大
的哈利法克斯，之后坐火车横穿美洲大
陆前往温哥华，最后横渡太平洋归国。
遗憾的是，由于战后国际汇率的急剧变
化（尤其是法郎的贬值），加上劳工们的
薪水被大量地汇入中国兴业银行，而后
者在战后因资不抵债而导致很多劳工未
能将薪水取回。如此，经过数年的磨难
后，很多幸存的中国劳工在经济上并没
有太大的改善。

当然，能够安全回国的劳工还是幸运
的，毕竟他们活着回到了故乡。与他们一
起同赴欧洲的劳工中，大约有一万人死在

了这场他们也许从来没有理解过的战争
中。在英国加莱省的胡明冈和波特尔、法
国滨海的努瓦耶尔，英法当局都修建了葬
有大量华人劳工的公墓，每年的“一战”纪
念日，当地的中英、中法友好协会都会去
祭奠那些永远长眠于异国的同胞。

除此外，还有数千华工留在了战后
劳动力严重匮乏的法国，一些人与当地
女子结婚甚至又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其中，一位名叫朱桂生的华工与法
国姑娘巴蒂斯特相爱结婚，并在“二战”
中加入法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
2002年春，这位来自江苏丹阳的老华工
以106岁的高龄在法国拉罗谢尔市仙
逝。事后，当地报纸评论说：“他的辞世，

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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